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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医生叫我增加营养，
每天要吃一个鸡蛋。

对于我，这就为难
了。我不爱吃煮鸡蛋。在
医院时，我真羡慕邻床的

谢老，早晨他一个鸡蛋，一口一口吃得
津津有味。可我不行。鸡蛋我还可以吃
的只有荷包蛋。
当我自己管吃时，我喜欢煎只荷包

蛋，半生熟。准备好几片面包。先用面
包沾半生熟的荷包蛋的蛋黄吃，好吃。
等到蛋黄吃光，就把蛋皮夹在面包当中
吃三明治。这是我吃荷包蛋最大的乐
趣。对了，罗宋菜还有牛肉饼上放一个
荷包蛋，合起来吃也非常好。除了这些
个吃法，我觉得鸡蛋只能炒菜。

我主厨时，经常吃叉烧炒蛋，这可以是一个小
菜，也可以把饭炒在一起，就是叉烧蛋炒饭，也是好
吃的。当然，还可以虾仁炒蛋，银鱼炒蛋，白帆鱼炒
蛋，但叉烧现成，用叉烧炒蛋最方便。

说到白帆鱼，我小时爱吃，但几十年没吃到过。
它到底是什么鱼，现在叫什么呢？老人都走了，我没
人问。我实在想吃白帆鱼，白帆鱼炒蛋。

鸡蛋还可以炖，做点心，是甜的，广州有些店专卖
这种炖蛋，可是我不太喜欢。可别忘了蛋挞，我爱吃。
北京菜有溜黄菜，即溜鸡蛋，很好吃，我过去上

会宾楼，总叫这个菜。
鸡蛋的确是做菜的好材料。我没吃到过的鸡蛋做

的菜一定不少，有机会去尝鲜吧。

鸡屎果

我小时候在广州，有一样水果吃得很多。这水果有
个很雅的名称，叫番石榴，可我们都叫它鸡屎果。这水
果样子像梨，但连皮全部可以吃。它有一种怪味，有点
腥气。但因为又多又便宜，我们孩子作为零食，吃了。
这种水果没有来过上海，因为不值得运来，再加

上怕上海人不爱吃，讨厌它。
几十年前，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在厦门开会，我又

见到了这种水果，因为久违了，有点怀旧，我买了几个
带回上海。上海朋友看见我买，在上海又没见过这种水
果，也跟着我买了些回上海。真没想到，在火车上这些
鸡屎果怪味越来越厉害，连我过去吃惯鸡屎果的人也
受不了。可是没办法，只好忍耐着，还给别的旅客道歉
打招呼。到了上海，我都不把它们给妻子孩子，就都给
了妈妈。她是广东人，也许会跟我一样怀旧，吃上一两
个。至于她后来怎么处理这些怪味水果，我就不问了。

蒋 婧

石头的随想

! ! ! !那日，心情低谷的我向友人倾诉着：“我想变成
一块石头，没有烦恼的存在于世间。”友人说：“石头
的确没有它的烦恼，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存在。”
“石头真的没有生命吗？”我质疑着。“不，在我

的世界里，世上的万物都是具有生命的。”我无理地
坚持着。友人安抚了我此时的倔强：“有生命就是有
意识的存在，有意识的存在就会有必不可少的烦恼
啊。”友人用友情安
抚着我的无理取闹。
我笑了，这就是来自
友谊的力量。
意识暂时带我离

开了恼人的烦心事儿，心里默默地在想，若是真能变
成一块无意识的石头，就可以不再苦恼于世间的七情
六欲为伴了。可以孤寂的独存世间，没有任何的事物
能摧毁我的存在。若是那样，我一定会很快乐！我承
认，无意识的石头是不会有任何烦恼的！
好吧！我假装自己若真的能变成一块石头……
那就将我变成海底美丽的鹅卵石吧。每日优雅地

躺在海底的最深处，与海星、鱼儿、珊瑚为伴。守望
着它们的幸福，它们的爱恨分离……而我，可以默默
地记录。当然，是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记录；或是，
让我变成山峰顶端的石头，每日与日月星辰，云雾雷
雨，花草松枝为伴。我可以高昂的屹立在群山之巅，
守望着整个地球的跌宕起伏，默默地记载着历史的长
河。当然，依旧是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的记载。亦
或，让我变成浩瀚宇宙里的石头，自由自在地漫步于
无限的银河之中……守望着，苍穹的翩翩起舞。
我满足地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假设自己真

的可以成为一块石头，这一刻，心底无一丝一毫的烦
恼存在。
“若是真如石头一样看待世间，孤寂的独自存在，

人生中就不会再有花园了。”心底的另一个声音轻蔑
地反驳着我。面对我潜意识里的反驳，
总是最恼人的事儿。“若真变成石头，
也就等同于心归属了冷漠。”带着一颗
冷漠的心，存于世间的一生中，意义又
何在呢？我承认，心若如石头般的坚
硬，一定会抵挡住许多的苦恼侵蚀。可是这样的一种
存在，对于只有一次生命的我，又有何意义呢？

人生的旅途，不就是去相遇着五颜六色的事物，
筑造着绚烂多姿的阶梯，左右着匆匆时光中的心境
么。这是多么五彩缤纷的生活啊。而石头，是不会带
任何情感色谱地去遥望风起日落，秋去冬来，四季转
变，它不能体会到海底，山巅，宇宙中犹言切身的璀
璨感受；更不能明了，漫长岁月中单一记录的痛。因
为，它没有人类独有的情感意识。潜意识瞬间在脑海
里让联想勾画出若成为石头的我，将失去的一张张答
卷，童真时代的欢乐，青年时代的娇羞，中年时代的
挺拔，老年时代的回忆……这一切的逝去，就是为了
换取能成为石头般强大的心。而这份换取的代价，你
愿意吗？
真正心的强大，并不是来自于冷漠中的麻木。而

是来自感知后的放下。面对人生中的烦恼与无奈，更
该选择的是坚韧地微笑面对，而不是逃避式的冷漠与
放纵的麻痹。冷漠的心是强大的吗？不，那是强大的
假象。如果人类的心都变成了石头一样的冷漠，那将
是多么大的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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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到龙泉，问青瓷，青
瓷青未了，归结到一个土
字。及至到了下面的上烊
镇，我看见“中国青瓷小
镇”的标牌，并在路边一
间罗汉堂里遇见年过四十
的民间艺人刘小龙，与之
交谈，引发心中颇多感慨。
高高的个子，一脸憨

厚，说起青瓷，刘小龙流
露出一种执着乃至有点倔
的况味来。他坦言
现在青瓷的销售遇
到瓶颈，正好脱离
世俗静下心来，研
究一些东西提高自
己。他坚持手工制
作为主，以传统模
式作坚守，创作自
己的肖像作品，而
不是产品。现在，
龙泉从事人物肖像
的很少，老祖宗的
香火不能断在我们
的手上。刘小龙这
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似
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起身端详，在与旧

窑连为一体的土屋中，一
个孔一个孔里坐落着他的
作品，他宏大规划的十八
罗汉现已烧成的六个罗汉
已经“上岗”。但是，就
这么六个罗汉，他做了三
年。体型小的，温度来得
快一点，自身的吸水量也
不大。超过一米以上的，
窑头炉温超过 !"## 度，
中间要求温度适中，进入
尾声时温度要低，其实就
是头与尾不烧了。而且这
些，都用柴火，整个制作过
程容不得出现半点瑕疵。
继续走，知道龙泉的

泥巴，是富含矿物质烧制
青瓷的原料。与别处的土

质不一样，它是粉青和梅
子青两种釉色，以铁元素
为主，造就了青瓷独特的
风骨。后来，代表宝山区
宣传部去参加电影首发式
的阳树智先生和我在参观
时，看见一包一包的泥料
堆在墙壁角落待售，都有
同感，惋惜和感慨。那是
国土下面的“青龙之土”，
土之不存，瓷将焉附？坐吃

山空，何况卖土！
刚到龙泉时，

去一依山傍水的青
瓷老厂旧址，开发
此地的是浙江美院
毕业的儒雅老总，
介绍颇有意思：现
在的大师，都是原
来这里的下岗工
人。大实话也！只
是，他们手上的技
艺没有荒废，赶上
好年代被激活了。
激活是需要内

在的东西，但也离不开外
力的推动。此去龙泉，躬
逢电影新片《飞天窑女》放
映。该片由浙江龙泉当地
著名作家叶放先生编剧，
艺术总监却是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上海宝山文化
名人滕根泉先生司职。故
事以南宋龙泉大窑的哥窑
和弟窑为主线，展示了龙
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诞
生过程。因为还有青瓷
在，所以看来感觉真切。
现实中的还鲜活存在

的东西到了电影里，好

事；但是，电影里的如果
在现实中已经消逝，那就
是悲哀了。所幸，窑在人
在传承在，电影推波助澜
才有其功在。 $#!" 年，
龙泉青瓷烧制技艺成为入
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世界唯一陶瓷类项目。这
次 《飞天窑女》首映后，
龙泉市人民政府特意给滕
根泉颁发了“龙泉市文化
使者”的证书。滕根泉这
位汉子曾经为了影片的拍
摄十下龙泉，其时高铁未
通，早上开车晚上到，累
得不行，他的下属杨阳坦
言当时听说要去龙泉心里
就怕。如今朝发夕至已成
往事，三个半小时到龙泉
轻松便捷。

有一则消息令人欣
慰，在龙泉县宝溪乡，还
有一批老艺人专做复古传
统的东西，他们顽强地维
系着龙泉青瓷的经脉。由
此看来，龙泉青瓷青未
了，可谓是喜。

!新苗茁壮"忆往事
李竹勇

! ! !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彩色纪
录片《新苗茁壮》在上海滩引起了
轰动，那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
的反映上海知青“战天斗地”的专
题片。那是 !%&"年的秋天，我们
生产大队的知青在农村“大有作为”
的事迹被中央及上海市的媒体报道
后，有关部门要求上海电影制片厂
拍摄一部专题片，形象反映上海知
青在农村的精神风貌。
吴培民导演带领的摄制组

来到安徽省金寨县，知青们得
知要为我们拍电影，而且亲朋
好友能在上海的电影院看到彩
色的我们，大家兴奋地跳了起来。
拍摄的第一个外景，是贫下中

农带领知青在安徽省金寨县梅山水
库大坝上凭栏远眺、指点江山，抒
发革命豪情，立下扎根农村的场
面。梅山水库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
处的大别山腹地，是当时世界上最
高的连拱形大坝。时届仲秋，在山
间一簇簇山花和苍松柏翠的衬托
下，在明媚的阳光照耀和碧绿湛蓝
的湖山映衬下，水库大坝犹如一道
凌空飞跨峡谷的彩虹，显得宏伟壮
观、气势磅礴。
根据脚本的安排，有一组知青

在火车上唱着革命歌曲从上海奔赴
农村的场景。铁路部门专门为我们
加挂了两节车厢，一节用于拍摄，
一节用于隔离旅客。我们一改以往
探亲挤火车，买不到座位票就站到

上海的狼狈相，二十几个人在宽敞
的车厢里悠闲地聊天，开心地打闹，
人人脸上洋溢着得意忘形的笑容。
影片拍摄进入收尾时，一封举

报信投到了上海，引起了轩然大波。
摄制组来到安徽后，受到当地

各级领导和农村干部、乡亲的欢
迎，除了工作上的配合，在生活上
也给了热情的照顾。知道上海人喜

欢吃白斩鸡，老乡们隔几天就要杀
只鸡给他们改善伙食。举报信中反
映摄制组在拍片的数月中，经常吃
白斩鸡，把方圆几里地的老母鸡的
价格也吃上去了，并揭发吴导经常
向知青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刻
意讲究白斩鸡的吃法。此信以大字
报的形式在电影厂张贴，摄制组顿
时陷入了大批判的汪洋大海之中。
次年的早春二月，上海派了调

查组来核实信中反映的情况，带队
的竟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作曲者，大
名鼎鼎的吕其明先生。知青纷纷围
着吕先生，表达了对歌曲的喜爱。
座谈会上吕先生说明来意后，知青
们都不愿发言，因为摄制组在几个
月里给我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快
乐，我们打心里感谢他们。当地各

级领导也不赞成信中的观点，后来
也派人专程到上影厂明确对举报信
中反映的事情和观点表达了反对意
见，因此也没给我们任何压力。
调查组回到上海一个月后，摄

制组揣着“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
来”的领导批示，又来到了我们生
产大队。在沉闷的气氛中匆匆补拍
了几个镜头。摄制组要回上海了，

知青们依依不舍，请他们到我
们知青小组吃饭践行。炒了几
盘蔬菜，一盘炒鸡蛋，杀了一
只自己喂养的老母鸡，还是用
吴导教的方法，做了一盘白斩

鸡，佐料是上海带去的固体鲜酱
油，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光阴荏苒，四十多年过去了。
去年，我们给年近 '#岁的吴导打
电话问候，吴导听说我们是安徽红
旗大队的上海知青，很是开心，还
报出了几个知青的姓名。我们问他
还记得当年如何教我们做白斩鸡的
吗？吴导却说记不得了。也许吴导
真是记不得了；也许伤疤已愈，吴
导不想再把它揭开吧！曾经的欢乐
与困苦都已远去。我们真心祝愿吴
导和摄制组其他的人们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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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去北大访金克木先生，是在
!""#年秋天。
那次我是赴京组稿的，金先生是组

稿对象之一。因为五岁的儿子在家没人
带，所以我以长见识为由让他随行。

从丁聪及金克木自己的文章推
想，金先生一定是个儒雅、洋气又很风
流倜傥的人。又有传说，有一次他去赴
一个很庄重的会，有位领导夸夸其谈
且令人不知所云，别人都装出“洗耳恭
听”的样子，唯独他屁股未坐热即气
宇轩昂地拂袖而去，可见他的狷介。
然而这些判断未必全对！他是个

小小个子的干瘪老头。天气未
凉，他已早早地穿上了皱巴巴
的中山装。在我到过的学者寓
所中，金宅是最最混乱的一
家。以所谓的客厅为例，一张
床，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的
军人睡的那种木板床，已铺了
棉絮，那破棉絮不知怎的就翻
到了不甚熨帖的床单上头，实
在“惨不忍睹”。床脚旁放着
一只很旧的篮头，用一条积满
灰尘的毛巾盖着，无法想象里
面会放些什么东西。意外的是，一台
电视机倒很注意防尘，只可惜用一只
大塑料袋照着。尤可怪者，大学者的
客厅居然不见一只书架。当然，书是
有的，是二十四史中的几种，线装，被
胡乱堆在一个墙脚边。早就听人讲北
方学者的家里不讲究装潢，但整齐干
净似乎应该做得到，如我到过的季镇
淮、徐梵澄、吴小如、张中行等人的家，
像金宅那种情况，我只在骆宾基家见
过，不过骆先生的家具可比金先生的
强多了。也许金先生是想让人知道：
“我的学问就是这样出来的。”这里面
是否含着讽刺意味？我想，是的。
金先生健谈，倘说一个钟点的谈

话，其中五十五分钟是被他“打发”
掉的。我原先想请他点评 《史记》，
他说不敢也没精力，然而却对着《史
记》说三道四起来。他说有的选本怕

读者厌烦，常常把其中的表序删掉，很
傻，须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许多问题。由
《史记》而转入它的标点，并扯上了顾颉
刚，因为顾先生正是这套书的总负责之
一，“顾颉刚比较喜欢紧跟形势”。听得
出，金先生对顾并不佩服。不知怎的，我
们又说到了《史记》的文体，他讲了司马
迁许多好话；突然话锋一转，顺便刺了
当时风头正健的一位所谓文化散文大家
一下，表示出相当的不屑。由此说开去，
他评骘起学人的学问，“现在搞国学的人
当中，程千帆是不错的。”哦，程先生，
我也是见过的，我想，他提到程千帆是

有道理的，因为他俩正是武汉大
学的同事，可能关系还很不错。
宾主无拘无束，有时他说到

得意处，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我
儿子大概觉得这位老爷爷很好
玩，冲着他哈哈大笑起来。金先生
便开心地指着小孩说：“你看，他
也听懂了！”其神情，活像个调皮
的小孩。金先生给我留下最深的
印象，是恃才傲物。是啊，他只有
小学学历，全靠自学，成就却极大
（记得 《知堂回想录》 中提到，

金克木从印度回来，令北大东语系实力
大增），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判断。
赴京前，施蛰存先生问我准备看些

什么人。我说了一大串名字，其中就有
金克木。一听“金克木”，施老便说道：
“这个人油得不得了。”施老了解他，因
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施老办《现代》，金
克木便以现代诗投稿。只是，施老不曾
想到，都过了那么多年了，他的这位老
朋友还是那么“油”。我想这种“油”，
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机智和自信吧。

听说金先生临终时要求家人让他
“笑着离开”。这是何等的洒脱！

金克木那一辈的学人中，我见得多
的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金先生可能是

另类，所以至今让我
怀想并津津乐道。
明日请看《爱在

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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